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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

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字

香”，这言语中可见其正直、坚定，不为一己私利而动摇做

人准则。再到后来的“拒媒”、“守楼”中，她以自杀来拒

抗逼婚，不仅出于对侯方域的爱情，更重要的是其具有爱国

情操、民族意识。李香君这个形象，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妓

女、艺人们的正义坚定、勇敢爱国，还反衬出南明统治阶级

的荒淫无度、动摇妥协。

第四类是以红娘、春香为代表的丫鬟侍女。《西厢

记》中莺莺的贴身丫鬟红娘热心机智。红娘在莺莺焚香拜

月时，首先揭开了她内心的秘密；在莺莺看张生简贴撒娇

撒赖时，替她撕下了虚伪的面具；最后再三催促莺莺月下

赴约，鼓励她冲破封建枷锁，追求爱情。在“拷红”一折

中其形象更加饱满了，红娘云：“信者人之根本，‘人而

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

哉？’⋯⋯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

端⋯⋯”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她的机智大胆、反抗礼教的

勇敢精神。春香是《牡丹亭》里杜丽娘的侍女，杜宝本想

安排她在杜丽娘的身边，监察杜丽娘的行为思想，但结果

却适得其反。春香不但没有肩负起杜宝赋予的重任，反而

成了杜丽娘追求个性解放、反抗束缚的导火索。杜丽娘正

是在春香的引逗下，冲破闺阁的束缚到园中游玩，见园中

美景，发起伤春寂寞之感。文中“春香闹学”很是精彩，

她让陈最良学关雎叫声，并模仿鸠声；当陈讲解“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时，便追问为何要“好好的求”；当陈取

来荆条要打她时，她抢过荆条掷于地上。这些情节让我们

感受到了春香的活泼、调皮，从这些诙谐指导中也可看出

其背后的反封建束缚意味。

第五类是以孟称舜《桃花人面》中的叶臻儿为代表

的农家少女形象。《桃花人面》讲述的是崔护外出游玩，

路上口渴，向农家少女叶臻儿乞水，相互爱慕的故事。叶

臻儿与前面的才子佳人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不同，而且之

间的差异十分鲜明。她不是娇贵的千金小姐，出身农家，

情窦初开，受儒家正统礼教熏陶少，平时交往的也只是村

邻农家少女，生活中除了老父亲别无其他异性，对外界和

年轻异性充满好奇，有着很青涩的情思。她与崔护仅见一

面，杯水之交，竟至刻骨相思，分隔一年杳无音讯，不仅

未使这种偶发的情思中断，反而愈加强烈，最终导致叶臻

儿伤情欲绝，昏厥濒死，却又在意中人怀中再生，可见叶

臻儿是多么的单纯、痴情。像叶臻儿这样青涩的农家少女

形象，她的爱情故事给了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一言以蔽之，元明清三代戏剧描绘了众多女性，她们形

象生动鲜明、各具特色，透过她们大略可见当时的社会状况

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剧作家们用艺术化的手法，塑造了一个

个典型人物，描述她们的生活、命运，将时代精神、个人情

感都反映在戏剧中。元明清三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远不止上

面所罗列的，还有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值得我们去细细

品味、慢慢揣摩，解读其艺术价值、思想内涵。

（贾亮亮  合肥  安徽大学中文系  230039）

历代西游故事衍变到吴承恩手里，终于从宗教的副产

品脱胎为一部独立的艺术品——《西游记》。虽然其故事

题材仍然是宗教的，但却一扫早期故事中对宗教的神秘感

和迷狂，正如冯雅静先生所言：“在小说中，浓缩着中国

古代伦理的道义观、善恶观和抗暴驱邪观，蕴含着极其丰

厚的传统文化内涵，这是超越于宗教之上的。”[1]本文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作者在塑造西天诸佛与菩萨时所体现

的文化精神。

一、世俗性

我国从明代中叶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

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封建统治者更加腐朽，思想文化领域

控制有所松动，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不断受

到挑战，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传统的伦理价值与道德观

念正在逐步瓦解，一种新的思想文化观念“心学”随之而诞

生。“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明代心学是世俗化的理学，是

礼文化在新时期的转型。”[2]西天极乐世界中的佛与菩萨，

作为《西游记》中一类整体形象，显然被作者赋予了这种与

时俱进的思想文化精神。无论是作为佛界泰斗的至尊如来佛

祖，或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以及其他诸位法

力无边的神佛们，都被作者注入了现实社会中世俗之人的性

《西游记》的文化精神

○刘  玲

摘  要：《西游记》作为我国古代成就最高的神魔小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小说虽藉着佛教框架

构建西天极乐世界的人物体系，却赋予这些菩萨和佛祖更多世俗化的特点，表达其追求自由平等的观念。一方面

依附于宗教思想构建整体故事，一方面又追求儒家理想的治世之道。

关键词：世俗化  母性崇拜  自由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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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点。正如杨义先生所说：“佛祖、菩萨对人间财货、美

色的蓦然回首，使之褪去了笼罩全身的灵光，沾染上一点尘

世心理，或者人性的弱点。”[3]作者描绘这一类型形象，

带给人们的感悟是，这些神圣庄严的佛与菩萨们，明显地

带有人间社会的世俗性。首先，西天诸佛与菩萨作为神圣

的至高至善的代表，本应是法相庄严，神秘崇高的，可作

者所描绘的佛祖与菩萨都不乏幽默细胞。其次，诸佛与菩

萨也有心胸狭窄的一面。作为神圣慈悲的佛祖与菩萨，本

来对一切善恶罪行都应以感化的方式进行教育，可是在小

说中，我们时常能看见诸菩萨对世人的打击报复。如：乌

鸡国国王被浸在井中三年。原因始末据文殊菩萨讲：“当

初这乌鸡国王，好善斋僧，佛差我来度他归西，早证金身

罗汉。因是不可原身相见，变做一种凡僧，问他化些斋

供。被吾几句言语相难，他不识我是个好人，把我一条绳

捆了，送在那御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亏六甲金身

救我归西，奏与如来，如来将此怪令，到此处推他下井，

浸他三年，以报我三日水灾之恨。”（第三十九回）；朱

紫国国王受“拆凤三年，身耽啾疾”（第七十一回）之折

磨，也是由于佛母孔雀大明王的报复；观音菩萨虽然慈善

可亲，但也会发怒。如当其听说红孩儿变作她的模样，把

猪八戒捉了去后，“心中大怒道：‘那泼妖敢变我的模

样！’恨了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扑的一掼，唬

得那行者毛骨悚然，即起身侍立下面，道：‘这菩萨火性

不退’”，清人李卓吾在此评道：“菩萨也大怒，大怒便

不是菩萨。”“火性不退，佛性自退也。”[4]总之，《西

游记》中西天诸佛与菩萨在作者的笔下已经被充分世俗化

了，虽然他们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但他们的行为、语

言、职衔等都如同俗世一样，人间气息极浓，而不再是那

么高高在上。

二、中华民族渴求母性庇佑的心理

西天极乐世界中的如来佛祖与观音菩萨，作为取经事

业的发起者与实施者，一个为至高至善的代表，一个为救

苦救难的菩萨。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观音菩萨这个人物

形象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完

全脱离了正统的宗教教义，而是采取民间传说与宗教艺术

相结合的手段，不自觉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母性崇拜意

识融入其中，重点刻画了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

象，渗透了世世代代炎黄子孙对母性的渴求与依恋的文化

观念。

观音菩萨不但外表异常美丽，更兼具救苦救难、慈

悲心善、和蔼可亲的特质，浑身都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其

主动请缨，担当寻找取经人，负责领导取经任务完成的

重任，充分表现了其大仁大爱的母性光辉。佛祖传经的

目的，是为了劝人为善、“养气潜灵”、“不贪不杀”

（第八回），对于这一善举，心怀众生的观音菩萨自然是

不辞劳苦、不畏艰辛的。她一手组建起的取经队伍成员，

并不都是品性仁善、意志坚强、品行端正、能力超群的君

子之辈，相反竟都是有罪之人：唐僧是前世不听佛讲而被

贬下凡间的金禅子转世；孙悟空曾大闹天宫，被压于五行

山下；猪八戒曾醉酒调戏嫦娥，被贬下凡，投身猪胎；沙

僧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小白龙则纵火烧了龙王

殿上的夜明珠。菩萨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罪过而弃之不用，

反而不断发掘其身上的优点，使他们优化组合，赋予其重

任，并在西游路上设计了九九八十一难，让他们锻炼心

智，坚强意志，最后一步步地归于正道，甚至菩萨还鞍前

马后的亲自上阵考验他们的决心与毅力（第四十二回“三

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真可谓用心良苦，而最后终

于使一个肉身凡胎的唐僧和四个妖怪徒弟修成了正果。当

然“这仅仅是就取经故事本身来说，推而广之，从整个人

生的意义上讲，象征着母性的观音菩萨在一步步地引导着

人们走上正大光明之路，取经的绝不仅仅是唐僧师徒，而

是整个华夏民族。”[5]

三、追求自由平等的观念

另外，从观音菩萨与孙悟空的关系来看，体现了作

者追求朦胧的自由平等观念的文化精神，这与当时流行的

“心学”密切相关。明代文人受心学的影响非常大，如王

艮、李贽、何心隐等人都具有离经叛道的思想，李贽说：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

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6]“这些文人普遍洋溢着

一种叛逆的勇气和张扬个性的精神。心学在社会上的广泛

传播，“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发生了变革，

开始用批判的精神去对待传统、人生和自我，为明代掀起

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思潮创造了一种气氛，启发了一条

新的思路，提供了一种理论武器。”[7]吴承恩创造的孙悟

空就是这样一个追求自由平等、叛逆张狂的具有独特个性

的英雄形象。《西游记》前七回基本上就是孙悟空个人

的英雄传记，他本是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孕育而成的天

产石猴，一出世就显现了不寻常的勇敢，带领群猴发现了

水帘洞，在这古洞神州、仙山福地过着“不伏麒麟辖，不

伏凤凰管”的自由自在的日子。然而它并不满足，想躲过

轮回，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奇寿，于是飘洋过海，寻师

访道，终于学成归来，先闯龙宫，求取定海神针铁——如

意金箍棒，后闹地府，把猴属一类的名字皆从生死簿上钩

去了，被四海龙王与十代阎王告上天庭。受召安后，先被

封作避马瘟，因嫌官小，打出南天门，后封作徒具空衔的

齐天大圣，大闹蟠桃盛会，被二郎神捉住后，经“刀砍斧

剁，枪刺剑咵，莫想伤及其身”（第七回），最后被老君

放在八卦炉里煅烧了七七四十九日，不但没将其烧死，反

而使之炼成了火眼金睛，又一次大乱天宫，玉帝无法，只

好派人去请如来佛祖，最后终于将其压在了五行山下。孙

悟空的自尊意识极强，其大闹天宫的直接原因就是玉帝藐

视他，完全轻视他的手段和能力，不能真正地唯才是用，

只知一味地欺骗和打击，这对于追求自由平等的孙悟空来

说是不能忍受的，因此，他向如来叫嚷道：“强者为尊该

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第七回），虽然行为叛逆至极，但也无非是希望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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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人生价值，追求个性自由，可还是被如来佛祖一掌压

在了五行山下。当观音菩萨受命于佛祖前往东土寻找取经

人时，路过五行山下，不禁为这个“十万君中无敌手，九

重天上有威风”（第八回）的英雄惋惜不已，当悟空稍流

露出悔改之意时，菩萨立即满心欢喜，为其指引了一条再

修正果的明路，而且，在西行取经的路上，观音又一再地

考验、锻炼、帮助悟空修成正果。可见与玉帝相比，观音

菩萨尊重人才，唯才是举，知人善任，尊重人对于平等自

由的要求，可以充分引导、发挥人才的最大使用价值。

总之，作者所塑造的观音菩萨集母性力量和女性美

于一体，具有政治水平与领导能力，寄予了作者的政治理

想，体现了作者的文化精神。

四、追求治世之道

《西游记》的主体故事为西天取经，关于发起此事业

的动机，如来佛祖说是“劝人为善”。作者一边在否定佛

国世界的神圣时，一边也借佛祖与菩萨之口道出了人间的

荒淫。他对唐僧说：你那东土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

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尊佛教，

不向善缘，不理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

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

满，致有地域之灾。所以永堕幽冥，受那许多锥捣磨舂米

之苦，变化畜类，有那许多披毛顶角之形，将身还债，将

肉伺人，其永堕阿鼻不得超生者，皆此之故也。虽有孔氏

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

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我今有经三藏，可以

超脱苦恼，解释灾愆。”（第九十八回）

从表面上看，这是在宣扬佛法，赞扬佛法教化人心的

作用，而其实内蕴的深层意义则是作者对现世社会的深刻关

注。正如何锡章先生所说：“这是吴承恩以如来之口揭露社

会现实，讥刺当世，种种社会痼疾展示无余，人性堕落状况

条分缕析。”[8]《西游记》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

奉旨上长安”写到如来观看四大部洲，发现“但那南赡部洲

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

明代中后期，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皇帝多昏庸无能，迷

恋丹道，终日不理朝政，宦官专权，官僚大臣剥削、压迫人

民，抢占百姓土地，无恶不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

不堪言。吴承恩作为一个正义的知识分子，深感朝廷的腐

败，人民的苦难，痛心疾首，因此在作品中借佛祖之口道出

了现实社会的肮脏与污浊，正如张乘健所说：“吴承恩托佛

刺世，将南赡部洲的弊端痼疾罗列无遗。这全面的揭露，貌

似恶毒攻击，殊不知这‘恶毒攻击’的背后，隐藏的是殷切

的疗效，热烈的歌颂”。[9]所以最后作者借如来佛祖之口封

孙悟空为“斗战胜佛”，这就是在肯定孙悟空的战斗精神，

肯定其与一切黑暗、腐朽的政治力量作斗争的抗战精神，显

然这是与佛教忍辱无争的思想观念相违背的，本身就是对佛

教教义的一种反讽。西行取经路上，路遇妖魔鬼怪无数，唐

僧一味劝善，孙悟空一味惩恶，而最后的胜利没有一个不是

靠孙悟空的惩恶来获取的。究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社会黑

暗，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一味地以劝善去惩恶，不仅不能

达到惩恶的目的，还会使劝善者陷入虎口。文章最后，师

徒四人到达灵山，向佛祖求取真经，如来佛祖却包庇阿傩、

迦叶二人向取经师徒四人索取人事。张锦池先生指出：“这

不是一般的玩世不恭。”“这一曲终奏雅是别具匠心的，它

使作品摆脱了弘扬佛法的故套，并动摇着人们对如来的信

仰。”[10]从而“如来造经，普度众生”也就成了一句空谈，

作品真正歌颂的就是取经师徒四人一路为了理想而坚韧不拔

的执著追求精神，真正的胜利是靠取经师徒一路斗争来实现

的，是靠坚定的决心与坚韧的意志力来完成的。可见“《西

游记》不过是利用了佛门取经的故事，借用了佛教中的概

念，吸收了佛教中的一些思想，而表达的则是以儒家为基础

的人生理想；从佛教中引进的一切，不过都是为儒家理想服

务的，援佛入儒，通过佛门故事的外壳，装的则是儒家的内

容。”[11]在现实社会中，吴承恩是被儒教冷落了的低级小

吏，他在作品中以佛教理论作为疗救世人的思想，并不能说

明他是儒家教徒的叛逆，与其说作者借如来之口宣扬佛法，

倒不如说他其实是在为儒教劝世，是在探索儒家的治世之

道。正如张乘健所说：“以吴承恩的现实地位来说，他已经

被儒教冷落了，但吴承恩仍然不是儒教的义无反顾的叛逆，

而仍然是儒教的口苦忠忱的诤臣。吴承恩的思想勉欲从儒教

挣脱，但出发点成了回归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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